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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文讯八方文讯

展现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中国方案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云南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联合主
办的长篇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
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云南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彭斌，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长徐剑，云南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赵虎，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长李银和，以及近20位专家学者与作者陈启文与会研讨。研
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梁鸿鹰主持。

《穿越人间的象群》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度展
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处方面的智慧方案。与会
专家认为，陈启文以细腻的笔触将看似重复的村寨走访、守护大
象的日常写得鲜活动人，让动物叙事与人文关怀相交融，使整个
文本既成为象群的迁徙史、生存史，更成为守护大象的基层工作
者的命运志。同时，作品还深入剖析了亚洲象的进化史与中华象
的文化史，既探讨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命题，又彰显了美美与共的
中国智慧，引人深思。

（杨茹涵）

新时代长诗研讨会系列活动举办

新时代长诗研讨会暨“诗意滨湖·长歌万里”主题采访创作活
动日前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举行。活动由诗刊社、无锡滨湖区
委宣传部、无锡日报社主办。吉狄马加、李少君、霍俊明、贾梦玮、
陈虎、朱琰、周蓓蓓、高祥生、黑陶等60余人参加。

据介绍，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2024至2025年度
“新时代长诗奖”评选中，尚仲敏的《少年》、宋耀珍的《红》、谷禾的
《周庄本纪》、麦笛的《赵一曼》、陈人杰的《喜马拉雅》、王学芯的
《玻璃屋》、邹胜念的《青海湖》获奖。在新时代长诗研讨会上，与
会专家深入分析了这些获奖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并呼吁更多诗

人以长篇诗作抒写时代的山乡巨变。

专家研讨张中海诗集《农事诗》

近日，以“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诗意纵深”为主题的张中海诗集
《农事诗》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山东
省作协、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
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赵艺丁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农事诗》是一部“以农具当笔、泥土为墨”写
就的农民生存实录，也是“农事百科全书诗化的体现”。诗集中的
作品既有壮阔的时代叙事，又有细腻深沉的个体经验，展现了诗
人对土地从逃离到敬畏的心路历程，捕捉了那些被城市化浪潮卷
走的耕作声与烟火气，并赋予其新的生命根系，记录了新时代乡
村的变迁、劳动的尊严以及生命的质感。张中海谈到，希望通过诗
歌留住那些正在消逝的农耕记忆，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留下珍贵
的诗行。

“与文学同行·阅在文学馆”首期活动举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
读书日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4月4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文
学同行·阅在文学馆”首期活动在京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
馆长王军以馆藏珍品故事为切入点，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共读
分享，通过讲述《透明的红萝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手稿
背后的动人故事，鼓励大家亲近文学、热爱阅读。

活动设置了朗诵分享、书籍介绍、知识竞答、图书漂流等环
节，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朗诵分享环节以声传情，活动参与者的诵
读诠释了文字背后的丰富意蕴，传递了文学的温度。书籍介绍环
节，多位读者分享了各自喜爱的图书，内容涵盖祖国山河、自然生
态、时间哲思、爱的体悟以及儿童成长等丰富主题，真挚的情感引
发了全场共鸣。知识竞答环节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常识展开，现
场观众踊跃抢答。图书漂流环节则以书为媒搭建共享桥梁，让书
香在流动中延续传递。

《民族文学》读刊会聚焦“大地与诗”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民族文学》广西大化创阅中心协
办的《民族文学》“大家读刊”第10期读刊会日前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行。活动以“大地与诗：她们笔下的柔韧与辽阔”为
主题，聚焦当代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创作。《民族文学》副主编杨玉
梅、《民族文学》广西大化创阅中心负责人韦慧、大理大学文学院
院长于昊燕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读者和译者代表参加。

《民族文学》2026年第3期推出了陶丽群的小说《收割季》、
朴草兰的小说《伊基达的礼物》、绿窗的散文《悲伤与理智的花
朵》、鲁玉梅的散文《星星的河流》以及“万事万物在她那里契
合·女诗人小辑”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与会者围绕这些作品谈到，
女性作家以小说的多元开阔、散文的细腻温润、诗歌的凝练隽
永，书写对地域文化薪火相传的执着坚守、对人性本质的深度探
寻，更饱含着对生活最本真的赤诚热爱，体现出一种既柔韧又辽
阔的创作风貌。

探寻新女性写作传统的精神源流

日前，西湖讲坛第二讲在浙江杭州西湖文学院举行。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以“新女性写作传统的源流”为题，聚焦萧
红其人其作，带领线上线下的读者共同探寻文学长河中的新女性
力量。活动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主持。

何为“新女性写作之新”？张莉认为，是新的视角、新的风景和
新的语法。面对百年文学传统，萧红将曾经无法被展示的女性生
命体验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把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让无
数读者领略到当时女性的处境。萧红的写作坦然、诚实、诚挚、朴
素，而真正的女性写作者，要借用女性视角完成对人类处境的理
解。叶子表示，萧红用自己的血液、温度、气息写作，都是女性视角
的真诚呈现，其创作正在不断拓宽我们理解世界的维度。与会嘉
宾寄语青年写作者从萧红等前辈作家身上汲取传统，在日常生活
与旷野、宇宙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声音。

（康春华）

本报讯（记者 康春华） 近日，由中
国校园文学杂志社、宁夏文学艺术院（《朔
方》编辑部）、宁夏作协和宁夏人民出版社
联合主办的“从《圈马谷》出发——了一容
中短篇小说集《野菊花》创作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
以书面形式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宁夏文学
艺术院院长闫宏伟，《中国校园文学》主编
王昉，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何志明，
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该书作者了一容
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峙主持。

《野菊花》2024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收录了《圈马谷》等12篇代表作。这
些作品从敬畏生命与自然的视角出发，延
续作者关注社会现实、以诗化语言反映人
性与人生的艺术风格，饱含对人类命运的

关怀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邱华栋表示，了一容早年牧过马、淘过金、当

过油漆工，生活锻造和历练了他，使其笔下的西部
自然、社会有独特的个性和创作印记。在创作生涯
中，他始终亲近自然并以自然为师，文字具有很强
的爆发力和积极向上的热力，尤其以《圈马谷》为
代表的小说展现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体现了一
种永不服输的向上生长的精神。

与会者谈到，《野菊花》宛如一幅铺展在西北
大地上的生活长卷，将笔触伸向草原牧人、市井艺
人、乡村农民、网络主播等群体，记录他们的坚守
与梦想，在朴素叙事中挖掘人性，用充满生活质感
的文字构建起一座连接地域文化与人性的文学桥
梁。作者将西海固及草原地域经验转化成对普遍
性生态问题的深刻洞察，在自然审美与生态伦理
的深度融合中实现了思想的深化。

了
一
容
《
野
菊
花
》
在
京
研
讨

■理论探索

做人工智能做不做人工智能做不了的文艺批评了的文艺批评
□王一川

在数智时代在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不必再和数智技术比速度人类文艺批评不必再和数智技术比速度、、比全面和比比全面和比““顺顺

溜溜””，，而是要集中精力做这样一件事而是要集中精力做这样一件事：：依托中国人的依托中国人的““文心文心””传统传统，，以生命体验以生命体验、、

社会关怀社会关怀、、通史视野和原创个性通史视野和原创个性，，去赋予作品以灵魂性意义去赋予作品以灵魂性意义，，说出人工智能永说出人工智能永

远说不出的远说不出的““人话人话””。。一言以蔽之一言以蔽之，，以以““文心文心””熔铸数智时代的批评魂熔铸数智时代的批评魂

我们今天做文艺批评，最稀缺和最需要
加强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
题。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数字化与人工
智能叠加而成的被称为数智时代的时代，也
就是数字化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叠加、
有机融合并发生系统性质变的新型社会技
术时代和新型历史阶段。这个时代正以全域
数字化为基础设施，以通用人工智能为核心
驱动，实现数据要素化与智能普惠化的双向
赋能与闭环演进，从而为文艺批评带来极大
的“诱惑”和挑战。

确实，今天这个数智时代正在给文艺创
作、文艺批评带来极大便利。给文艺创作带
来的暂且不说，单说给文艺批评带来的极大
便利，这是今天每位文艺批评从业者都已经
和正在感受到的。我们可以运用数字化技术
在海量承载、无损留存、集约存储、瞬时检索
方面的突出优势，随时获取和构筑坚实的文
艺批评文献资源基座。譬如，依托一个大容
量的移动硬盘，我们就可以随身储存和携带
海量文献去旅行，而不再需要随身携带大量
笨重的书籍。我们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平台
在艺术品文本分析、风格量化、互文溯源、观
众反馈数据等方面展现强大的能力，为文艺
批评开辟出精准高效的定性兼定量的阐释
路径。譬如，人人都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立刻
写成一篇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文艺批评文章，
如此从事文艺批评仿佛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种相反的失落和
沮丧：批评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储存和携带
固然便捷，但看似漫无目的的自由阅读和
独立思考的乐趣消失了，而且自由阅读和
独立思考中孕育的具备强劲且长远效能的
原创力积蓄和叠加，必然也随之消失。更重
要的是，人工智能撰写的文字，固然快捷，
但有可能充满虚构、虚假、造作，缺乏自我
反思及批评能力。这就让我不得不思考：这
样的数智时代已经、正在和将要给我们的
文艺批评带来什么，而我们又需要对此做
出怎样的智慧应对？

我想到的是，如果说，2025年是数智时
代文艺批评元年，那么，从此我们就已经走
上一条不得不随时随地同日益先进、便捷和
神奇的数智技术打交道的漫长旅途。而近两
年来的初步尝试，已经完全可以让我们产生
和铭记一些沉痛的教训了。数智时代文艺批
评很便捷，但同时也很糟糕，因为它已经并
正在严重地降低我们人类的批评智能或智
商。它通过数字化海量信息储存和携带而消
解我们的自由阅读和思考空间，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我们对自主原创力的涵养。同
时，过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写作，并且没有进
行有效的选择和反思，会影响我们的批评能
力的提升和改善。这无疑是对于我们人类的
文艺批评能力的极大损伤。我的结论是，长
此以往，人将无力进行真正的评文品艺。怎
么办？当前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现在我想
到了其中的一点：以“文心”熔铸批评魂。

我们应当重新发扬中国式“文心”传统，
让它成为我们的文艺批评之根脉。中国人谈
文艺固然讲究同时包含形式和品德的“美”，
但更重视容纳天地人精华以及人的“心性”
的“文”和“文心”，秉持“尚文”精神而展开文
艺批评。同时，我们还应当敢于熔铸一颗能
够同人工智能展开对话和较量的人类批评
魂，简称“批评魂”。批评魂这三个字，应当成
为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最后的也是最坚
固的阵地和堡垒。人工智能可以有文笔流畅
的文魂、知识渊博的学魂，但唯独没有批评
魂。人工智能可以有表扬，但缺乏自主的批
评；可以有“有”（to be），但没有“无”（not
to be）。To be or not to be，“在”还是

“不在”或者“有”还是“无”，这是人类才有而
机器没有的生存疑难。批评魂，在这里代表
人类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或自反能力，代表
生命之痛感、时代之担当、精神之独立、思想
之锋芒等的相互叠加和化合。同人工智能只
有算法而没有骨血、只讲逻辑而缺乏爱和
恨、有知识库存而没有历史记忆和现实痛感
相比，人类需要带着批评魂的血性和精灵去
担当数智技术冲击下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
和出路叩探之责。

我们人类应该如何以“文心”来熔铸自
己的批评魂？我想到了下面几个核心方向，
感觉它们应当成为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
的立身之本。

一是溯源于本民族底蕴深厚的“尚文”
精神和“文心”传统。召唤“文心”传统，由它
统领“美”“美感”等现代美学与艺术学范畴，
让正面临无家可归命运的当代艺术美重新
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是投入真实的生命爱憎苦乐。人工智
能没有人生的痛苦和爱憎，也缺乏时代创伤
与记忆，而人类批评的价值在于，用自己的
生命体验去发现和应和作品中的生命体验，
实现灵魂层面的深度对话。我们要做的不再
是像人工智能那样复述情节与技巧，而是说
出作品让我想起自己亲历的某个时代、某个
人、某种无法言说的隐痛和欢乐。这种不可
复制的个人体感或深度生命体验，是人工智

能永远写不出来的。
三是表达现实的人间关怀和社会伦理评

判。人工智能追求价值中立、周全和不得罪人
的四平八稳，往往给出温和而正确的“废话”。
而真正的文艺批评，总是有锋芒、立场和责任
担当，敢于指出作品价值盲区、批判时代审美
病象，同时敢于为被忽视的弱者及被遮蔽的
真相发声。当然，人工智能依托人类的指令，
也可提供尖锐的批评。但这种批评缺乏活生
生的批评主体的支撑，往往没有太大的说服
力。因此，作为人类主体，我们应当带着“致良
知”的“心性”去作出准确评判。

四是深耕通史原野与独立思想谱系。人
工智能可以罗列知识点，但很难建立广博深
厚的通史和跨学科思想史脉络。人类批评的
优势在于，把一部作品放进漫长、宏阔而又
深厚的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平台上重
新定位，看清它在历史和传统中的传承和创
新脉络，以及在时代中的位置与价值。这样
构建起来的宏观视野下的独特判断，具有贯
通古今、汇聚中外的思想穿透力，远非简单
的信息拼接或算法等式可比。

五是提出富于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范
式。人工智能擅长利用现有理论而不擅长创
造新理论。人类批评家的真正制高点在于，提
出原创批评概念，建构新的阐释框架，为一个
时代和一类作品的价值命名。正像孔子的“诗
可以兴”，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
谢赫的“六法论”、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
《原诗》、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体系、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那样，也正像别林斯基、勃兰兑
斯、弗莱、本雅明、罗兰·巴特、杰姆逊等批评
家的工作那样，我们应当立足于自己的时代，
尽力作出自己的原创性建树。

六是守护独特的批评风格和人格。人工
智能文风可以“丝滑”，但很难有不可替代的
个人风格与人格魅力。我们可以写出锋利如
刃的短评、诗意交融的随笔、学者式严谨的
长文、充满个人气质的批评文章。这种“风格
即人格”的东西，正是人工智能无法模仿的
人类灵魂标识。

在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不必再和数
智技术比速度、比全面和比“顺溜”，而是要
集中精力做这样一件事：依托中国人的“文
心”传统，以生命体验、社会关怀、通史视野
和原创个性，去赋予作品以灵魂性意义，说
出人工智能永远说不出的“人话”。一言以蔽
之，以“文心”熔铸数智时代的批评魂。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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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傅逸尘对“新红色经典”相
关论题的研究，缘于他在《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2024年第6期发表的《新时
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
叙事”——建构“新红色经典”的现实
意义与文学想象》。后来，又读到他的
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可见，傅逸尘对这一论题的建构与思
辨是持续深化、拓展递进的。该书采
用历史梳理、理论建构与文本细读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革命历史再叙
事”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系统阐
释新时代文学的新观念、新变化、新
经验。

《“新红色经典”论》的首要特征是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时代文学
产生、发展的现实语境，以“人民史诗”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文学

“属己的思想和灵魂”，观照当下方兴
未艾的“新红色经典”创作现象。换言
之，作者的历史意识、研究基点和理论
方法具有“同时代”批评的高度自觉。
为此，作者在专著第一章梳理了从
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2014年
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再到2021年的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的核心
精神，进而谈到，“为人民大众的”文艺
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梳理清楚新
时代文学的理论基础、逻辑脉络和实
践方向，搞明白当代文艺的新方位，就
会知道作者写作此书的“问题意识”是
什么。傅逸尘试图以此为案例进行追
问：何以成就“人民史诗的文学”？

“红色经典”的说法，人们早已耳
熟能详。它是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的一
种追认。那么“新红色经典”之“新”有着怎样的意
涵？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书中的几个重
要概念：一是“人民史诗的文学”，二是“革命历史再叙
事”，三是“新红色经典”。在作者看来，“人民史诗的
文学”是对“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回应，包含
三个本质性元素，分别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

“史诗性”（囊括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两个阶段），“史
诗”的文学形式与艺术品格，以及写出“中华民族百年
奋斗历史”所内蕴的思想、精神和灵魂，为世界文学提
供独特的文学经验。作者从书写对象、艺术追求和精
神向度三方面，初步提出了“人民史诗的文学”的特
征。具体来说，“人民史诗的文学”涵盖近年来十分突
出的两个文学潮流：一是反映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
题材的作品，二是集中涌现的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作
品。后者因与“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有
别，被作者称为“革命历史再叙事”，而“革命历史再叙
事”中的优秀作品，被进一步命名为“新红色经典”。
综观这三个概念，“人民史诗的文学”涵盖更大，昭示
着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创作方向；“革命历史再叙事”承
续延安文艺、当代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深厚传
统，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风貌和气质；“新红色经典”
同样是置身新时代文学语境的一种命名，它既与以往
的“红色经典”在人民性上一脉相承，又因富于时代内
涵的历史观与艺术特质，而具备“史诗性”的潜质。

从上述辨析中可以清晰看到傅逸尘的理论自觉
与理论建构意识。这种富有新意和建设性的命名并
非概念的空转，而是从文学现场提炼出来的。《“新红
色经典”论》不仅完整回顾了革命历史叙事在延安时
期、“十七年”、“文革”、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21世
纪初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演进脉络，而
且以细腻的文本分析，铺展开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
事”的斑斓图景。在第三章中，作者分七节深度剖析
了徐怀中《牵风记》对“超验主义”的探索与超越，孙甘
露《千里江山图》的“先锋姿态”与零度写作，徐贵祥

《英雄山》“知识分子叙事”的现代性，
海飞谍战小说的“极端经验”与“日常
经验”融合，等等。在对十余部优秀
作品的文本细读中，傅逸尘印证了

“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延续性与断裂
性。其典型特征在于，作家在时过境
迁之后，将“革命历史”及其后的“现
实境遇”打通为一个连续的时空统一
体来处理，进而开拓出丰富复杂的多
元面向。而作者之所以如此重视“革
命历史再叙事”以及可能从中诞生的

“新红色经典”，恰恰在于这类作品重
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
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凝聚建设
社会主义强大精神动能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那么，新时代的革命历史创作
潮流同样具有激励与鼓舞人民投身中
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叙事动能。与此同
时，作者并没有将“革命历史小说”与

“革命历史再叙事”等量齐观。某种意
义上，“革命历史再叙事”在继承“革命
历史小说”人民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对
后者存在的一些非文学性因素的超
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是一
种文学整体观，用打通、连贯和统一的
视角、标准，相对客观地审视了革命历
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演变，而非厚
此薄彼，用后来者反对先行者。这种
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既使我们看清
了某种文学形态存在局限性的深层原
因，也能使人明白对所谓“革命历史”
的书写和征用有其稳定内核。

尽管此书名为“‘新红色经典’
论”，但我更愿意把“新红色经典”这个
理论命名视作一种孕育生成中的、寄

寓作者思辨与期待的新的文学类型。与形成相对稳
定内涵的“红色经典”相比，尽管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
量优秀作品，但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与命名，仍需接受
文学史和批评界的严格检视。对此，作者自身也有着
清醒认识。在书中，他多次申说“新红色经典”的命名
本质上是一个建构问题。作者认为：“建构‘经典’，只
是‘经典’被确立的过程，而不是‘经典’被确立的结
果。”“笔者提出‘新红色经典’的理论命名，不仅基于
对当下文学场和代表作品的阐析与细读，亦是对新时
代中国文学创新发展的思辨与前瞻。”这样的做法，也
有文学史经验可以佐证。比如五四新文学就是先有
理论倡导和阐发，再有创作实绩。也就是说，“新红色
经典”的提出更是对理想型作品的命名。其内涵，作
者概括为五个方面，即时代之“新”、“人民史诗的文
学”内涵之“新”、历史观念之“新”、文学方法之“新”、
创作主体之“新”。时代之“新”自不待言，中国人民经
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
时代赋予作家底气和文化自信，使其能以更加平等开
阔的眼光面对历史、现实与世界。第二个“新”则锚定

“人民”和“史诗”这两个关键词，意在凸显以史诗品格
写出时代精神。其他的几个“新”则与“大历史观”、形
式探索、作家代际更迭紧密相关。

在我看来，《“新红色经典”论》提出了一系列有价
值的文学命题，比如：“人民史诗的文学”到底指什么
作品？“史诗性”在“十七年”“红色经典”的评价中就已
使用过，这种评价是否贴切？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与

“革命历史再叙事”之间的关系？参照“红色经典”也
包含农村题材小说的经验，“新红色经典”更多地指向
革命历史题材是否完整？傅逸尘以研究当代军旅文
学的深厚基础，结合对新时代文学的跟踪研究，奉献
出一部带着理论锋芒和探索勇气的理论专著。尽管
从内容看，这本书尚存有待继续完善和持续深入探索
的空间，但它的的确确能启发我们去探索那些新时代
文学研究亟待阐发的真问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